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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批评资源的后记
———以贾平凹 《山本》 后记为中心的考察

毛郭平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１９）

［摘要］ 贾平凹在后记中谈到了小说创作的缘起、 创作方法、 人物原型、 人生哲学以及文学立场。 而

在对 《山本》 的诸多诠释中， 《山本》 的后记是重要的理论资源。 认同者觉得后记是解读小说的圭臬， 反

对者认为后记与小说形成了抵牾。 文学批评不应只是简单地将小说与后记看作是互文关系， 也不能把小说

与后记割裂开来， 应该找出两者之间的复杂多样关系， 为此， 方能真正地读懂小说， 读懂作者的一番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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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可谓文学界的 “劳模”。 ２００５ 年以

来， 他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 《秦腔》 《高兴》
《古炉》 《带灯》 《极花》 《老生》， 这样的写作

频率已是文学界难以企及的 “高度”。 ２０１８ 年他

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山本》 一经面世， 《小说评

论》 《当代作家评论》 《扬子江评论》 等文学评

论刊物发表了系列文章， 影响颇大， 而 《文艺

理论与批评》 《文艺研究》 等刊物也有专文进行

评析。 无论这些评论文章的立意如何不同， 但它

们却有一个共同点， 即论文中都或多或少地援引

了贾平凹这部小说的后记。 那么， 后记牵涉了怎

样的话题， 评论者援引后记的立场或者角度又是

为何， 如何看待后记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是为

笔者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 共解其中味： 后记要记什么？

贾平凹在 《山本》 后记首先破题， 交代小

说取名 “山本” 的缘由。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
原定名就是 《秦岭》， 后因嫌与曾经的 《秦腔》
混淆， 变成 《秦岭志》， 再后来又改了， 一是觉

得还是两个字的名适合于我， 二是起名以张口音

最好， 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 于是就有

了 《山本》。” ［１］５４０小说的最终定名反而让人觉得

这是作者有意对写作内容采取陌生化的一种手

段。 “山本” 与 “秦岭” 两相比较， 其实 “秦
岭” 更符合作者写这部小说的初衷， 更符合作

者试图撰写 《秦岭动物志》 和 《秦岭植物志》
的雄心。 不过， 如果按照小说中对秦岭那种莽莽

苍苍的描绘， 对历史过往的重新叙述， 似乎表明

了作者要进行一番历史还原， 为秦岭重新立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贾平凹对小说题目的改动似

乎要表达一种哲理。 其实， 小说的改名可以看成

是作者的兴致所致， 也完全可以当成是作者的一

番文字游戏。 正如作者在 《老生》 的后记中对

题目的解释一样， 到底作者是要从哪个意义上来

使用 “老生”？ 都是， 或者都不是。 “至于此书

之所以起名 《老生》， 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

太长了， 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 或

是赞美， 或是诅咒……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 人

物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 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

字， 它就在提醒着， 人过的日子， 必是一日遇佛

一日遇魔， 风刮很紧， 花开花也疼， 我们既然是

这些年代的人， 我们也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 说

那些岁月是如何的风风雨雨， 道路泥泞， 更说的

是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 人是走着， 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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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２］就是说， “老生” 有怎样的意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表达人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走过了泥

泞， 从这个意义上， “老生” 似乎也可以用其他

的名字代替。
在破题的基础上， 作者还对 《山本》 的写

作动机作了一番交代： 无非是秦岭养育了作者，
成为作者的魂牵梦萦之所在， 作者有责任有义务

为其树碑立传； 于是尝试着走遍秦岭， 试图写出

秦岭的 “动物志” “草木志”。 然而这种愿望却

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 却也并非没有收获———
在整理动物志和草木志的过程中竟然搜集到了尘

封许久的传奇。 这些有关秦岭传奇中的魑魅魍

魉、 飞禽走兽诉说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荒唐。 值

得我们思考的是， 这些传奇或许会荡涤我们对秦

岭的已有认知， 对历史陈念的否弃， 但以传奇作

为另一种历史叙述， 作为中国故事来讲述， 难道

不会造成对秦岭的新的遮蔽吗？ 作者依然试图在

沧海桑田背后找寻到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比如

情感， 比如爱。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

之， 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３］ 这

种情感的推动会使得诗人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

来。 然而， 小说创作的艰辛在贾平凹那里有很形

象的描写。 他就谈及了在处理历史如何进入文学

时的煎熬， 把自己比作试图追寻钻进荆棘藤蔓中

的兔子的狮子， 手足无措却又不忍离开， 只能忍

受苍蝇的侵袭。 长时间的握笔写作竟然会使得脚

指头疼， 原先洗过的脸、 梳过的头却变得蓬头垢

面。 还好， 写作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修行和参

悟。 最终即要在写作中体现既是贾平凹又不是贾

平凹最终还是贾平凹的状态。 这当然是作者在诸

多后记中反复提及的事项。 写作有源头， 却并不

容易， 正如其在 《古炉》 后记中所提到的， 在

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 “功力不济”， 上火、 泄气

等等以至于无法写下去， 但又无法排遣不写东西

时的苦痛， 只好给自己暗示性的警告， “我能做到

的就是反复叮咛自己： 慢些， 慢些， 把握住节奏，
要笔顺着我， 不要我被笔牵着， 要故事为人物生

发， 不要人物跟着故事跑了” ［４］。 在这样的体肤

都要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形之下， 作者一方面无法

忍受， 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 只能在放慢节奏的

提醒之下， 逐步完成了作品。 尽管每次都会如此，

作者竟然还是保持了其创作的热忱和高效。
创作者既要受外物的感应， 同时也与自己的

心性有关。 贾平凹紧接着便提到了自己如何受到

了老庄的影响， 于是在远眺秦岭上空的某些征象

的时候， 了然醒悟， 发觉了 “天人合一是哲学、
天我合一是文学” 的道理， 也顿悟了 “我” 与

历史遗迹的接触是一种 “神遇”。 如何看待这一

“神遇”， 在贾平凹看来， 便要从佛经中寻求答

案， 那就是抛却各种挂碍， 写那个年代的 “林
中一花， 河中一沙”。 如此看来， 贾平凹颇有试

图通过 “一花” 来领会 “一世界” 的雄心。 这

一雄心的呈现在结构上与在人物塑造上贾平凹都

有概括， 他觉得 “山中军行不得鼓角， 鼓角则

疾风雨至” 是 《山本》 所弥漫的气息， 也是小

说的整体布局。 秦岭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也需要

反映在小说中， 而作者作为秦岭这方水土的传记

者， 理应秉承这种云蒸霞蔚， 实现 “天我合

一”。 作者在偶然一次走进秦岭的时候， 发现了

一种 “净池鸟”， 每每会将池中的片叶衔去， 而

这就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德行。 这种天我合一至

今仍在秦岭延续着， 人们依旧在久旱时去庙里祈

雨， 依旧延续着千百年前与天地沟通的习性。 然

而作者的写作似乎并非要达到看山不是山的效

果， 他从李尔纳的名言中 “上帝在木头里” 与

庄禅找到了相通之处， 那就是看山还是山的境

界。 因而 《山本》 既要写出秦岭的荣光与龌龊，
试图翻出另一个历史来， 让被遮蔽了的那段往事

从天窗中透露出来， 但又不是揭秘那段往事， 而

是让历史如同铜镜一般， 照耀着自己内心的胆

怯、 慌张与无奈。 如此说来， 《山本》 这本小说

如同其他长篇小说一样， 就是要安妥自己的灵

魂。 不过， 灵魂究竟能否安妥， 这需要作者进一

步的叙事。
“后记” 一词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是这样

解释的， “写在书籍、 文章等后面的文字， 用以

说明写作目的、 经过或补充个别内容” ［５］。 《山
本》 的后记， 既有写作目的和经过， 但作者更

多地是讲述自己的写作理念———有对老庄的顿

悟， 也有对佛经的参透， 更有对历史的重新认

知。 不过， 作者对这样的写作并非信心满满， 于

是他写作时惯用的手法就是在书房中挂上条幅借

以鞭策自己， 即 “现代性， 传统性， 民间性”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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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襟怀鄙陋， 境界逼仄”。 如果说后记是作者

用以交代 《山本》 写作的前前后后的话， 那么，
这一文本从读者或者受众看来， 已经成为我们解

读 《山本》 的一把密钥。
此外， 贾平凹会通过一些访谈来不断披露他

创作小说的其他理念。 比如他在访谈中就反复提

及 《山本》 中的内容是有据可考的， “ 《山本》
中主要的一些事件， 或者说里面发生的那些杀

人、 牺牲的情节， 百分之八十， 都是有真实材料

做参考的……都有故事原型。 因为我看到那些的

时候很兴奋， 我觉得他那些原型， 有的是人叙述

的， 有的是材料记叙的， 它就写的特别有细

节。” ［６］２１我们看到， 作者在小说未公开发表之

前， 就已经给一些著名学者寄送过小说的文稿复

印件； 在公开发表之后， 又高密度地 “接受”
访谈， 一再强调小说的历史性、 真实性。 从这个

意义上来看， “访谈” 与后记承载了相同的功

能， 也都是作者试图构建读者对小说阐释的

“前理解” 的努力， 换言之， 作者已经提前预设

了读者或者批评者可能的质疑。 那么， 后记中的

诸种预设是否能够满足批评者的价值诉求？

　 　 二、 顺从与悖逆： 援引后记的
不同立场

　 　 《山本》 一出版， 就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
学界对 《山本》 的评价往往将后记作为重要的

理论资源。 有学者指出， 这部小说写出了贾平凹

的焦虑， 认为 《山本》 将历史的更迭、 人物的

遭际以及沧海桑田放置到一起， 使得我们感觉到

那种 “中心” 被解构、 中心失效的境况。［７］９４ 同

时， 还将 《山本》 放置到贾平凹的创作谱系中

来审视， 认为贾平凹的小说写出了溃败、 颓丧，
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写作中内心的焦虑与不

安。［７］９４这与后记中所提及的如出一辙： “我写的

不管是非功过， 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
慌张、 恐惧、 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 ［１］５４４也有学

者指出， 这部小说写出了一种哲学思想， 特别是

老庄关于虚实、 天人、 天我的辩证思考， 当然，
小说中那种混沌、 原生状态更加契合老庄的精神

主旨， 而这些均与小说创作者自身对老庄的感悟

与崇尚相关。［８］ 在后记中， 贾平凹就坦言， “老

子是天人合一的， 天人合一是哲学， 庄子是天我

合一的， 天我合一是文学。 这就好了， 我面对的

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 那一堆历史不也

是面对了我吗， 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 《山本》
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１］５４３正

是对庄禅的推崇， 对自我内心的认识以及自我情

感的尊重， 作者才能够繁复地书写出漩涡之地人

们的善良与凶残、 狡黠与智慧， 能够平静地写出

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生老病死、 兵戈相接和喜

怒哀乐。 在这样的书写中或许背离了为秦岭

“立传” 的正面形象， 但却描写出了秦岭的复杂

历史及其深厚内涵。 当然， 写一部秦岭传或许里

面可以不出现秦岭， 但涡镇所弥漫的硝烟是由外

界所吹进来的， 因而涡镇的风云跌宕可以当成是

整个秦岭的写照， 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某一时期中

国社会的写照。 作者在言说大山的本来面目的过

程中， 实在是要经过一番 “假语村言” 的， 将

秦岭的本相掩映在世间万象的演变中， 将家痛史

熔铸在秦岭中， 但最终这些都说出了作者对历史

的认识， 或者说是历史的本相。［９］ 值得注意的

是， 批评者不仅对 《山本》 的主题或者哲理作

了一番深入的解读， 还对小说的写作方式作了分

析， 认为这部小说都采取了 “一地瓷的碎片”
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１０］小说主要描写在井宗

秀的领导之下， 涡镇的历史变迁以及在武装斗争

中存在着大量的血腥、 暴力和残忍， 特别是对不

同的军事武装并没有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 而是

采取了一种历史循环论的阐释达到了对革命、 对

历史的解构。 《山本》 中的人物不像传统小说中

的英雄那样顶天立地、 豪情万丈， 只不过是在龌

龊历史发展缝隙中的一种偶然存在， 这从井宗秀

在达到人生巅峰之际却突然殒命这一点就能看出

来。 因此， 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

事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也使得这部小说具

有了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味道。 正如后记所言，
“作为历史的后人， 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

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 ［１］５４４后记的种种材料与

小说形成了互文关系， 两者相互印证， 这是评论

者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揭示小说的主题、 写作动机

的缘由。
对 《山本》 的研究也有另类的声音， 认为

这部小说在主题的表达和叙事方面， 甚至作者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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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历史观的呈现方面， 都存在着 严 重 的 问

题。［１１］３２贾平凹在创作的时候， 受到了其被固化

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于是作品缺乏对事物本身

的描写， 而是用一种深植于其内心的 “庄禅”
思想所左右， 从而造成了作家的自恋， 只能写出

那种主观性强的小说。 为此， 原本定名的 “秦
岭志” 被莫名其妙地改为 《山本》， 这或许与小

说中没有 “秦岭” 有关。 批评者还由此指出

《秦腔》 中没有 “秦腔”， 而这些都与作者的一

套 “假声写作” 有关， 也造成了作者在描写、
叙述方面的贫瘠。［１２］１３７批评者进而指出， 贾平凹

长篇小说的井喷式创作之所以能够出现， 这与作

者的流水线书写有关， 即他不需要动感情， 只是

像 “弹棉花” 一般， 书写不过是一种熟练技艺

而已，［１２］１３７最后得出了贾平凹小说的巨大消费市

场与其高产之间的关联结论。 在此， 后记中作者

提及的 “老庄” 以及 《山本》 的来源却成了否

定 《山本》 意义的重要依据。 有人认为， 贾平

凹写作中的最大问题就是价值观的虚无。［１１］２６这

种价值观的虚无， 一方面借助小说中主人公形象

的描绘反映出来， 小说中的井宗秀由孩子变为英

雄、 统治者、 劫掠者、 毁灭者， 或者说每个人物

都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 亦庄亦谐， 亦正亦奇，
由此生发了英雄到底有无价值的奇怪之问。 另一

方面， 目不聪的郎中陈先生和嘴无言的地藏菩萨

庙的宽展师父， 似乎成为这个世界的占卜者， 他

们如神般的存在为历史的虚无提供了一种见证。
如果说认同者从 《山本》 后记中提炼出了

新历史主义的观念， 认为这种观念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新的历史视阈， 那么否定者则是从历史虚无

的角度否定了 《山本》 的历史价值。 不仅如此，
有人认为 《山本》 是一种拙劣的模仿， 比如模

仿 《三国演义》 《水浒传》， 模仿 《白鹿原》，
但终究无法像其模仿对象对社会的呈现那样丰

富， 对人生的描摹那样深刻， 对情感的表达那样

全面， 也就无法产生应有的社会价值， 也就容易

让读者看出小说最终还是走向了境界的 “逼

仄”。［１１］贾平凹每每在后记中会强调小说写作中

的焦虑， 会把写小说的过程当成一种修行历练。
这种修行历练无论是自我精神塑造过程还是叙事

手法的更新、 积淀， 对于作者而言， 就是审视生

活、 思考时代、 追忆历史的过程。 读者在阅读小

说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在作者笔下充斥了性、 暴

力、 死亡等等， “只要读过较多中国当代作品，
就会意识到， 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部分作家的写作

就是试图用人的动物性重评历史， 乃至以一切动

物的基本生命事件———出生、 性行为、 死亡———
取历史而代之。” ［１２］３０ 特别是 《山本》 中频繁出

现的暴力以及人们不顾情势对于生理欲望的追

求， 可能会引发人们对这部小说价值的怀疑。 比

如那种草菅人命的作为让历史充满了随意性， 视

女性为玩物附属品违背了基本的人伦观念， 等

等， 均不能给予人们以正确的价值观。 除此之

外， 小说中暴力的堆砌和性描写， 是一种 “迎
合市民低级趣味的写作倾向”， 而这根源都在消

费社会作家把自己当成码字的商人， 把作品当成

商品， 通过商品的运作机制， 将一部部小说

“创作” 出来， 从而在不断地抛头露面的过程中

占据市场的至高位置， 借以表达自己在当下文坛

的在场。 就是说， 无论作者在后记中怎样表达自

己的呕心沥血， 在批评者看来， 充其量只能算作

秀， 并认为这样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顺应消费社

会需求的消费写作。［１２］１３３总之， 批评者认为应该

让小说自己说话， 而不是让后记决定读者的看

法， 甚至要求作者在今后的小说中尽量不要后

记。［１２］１４２

后记与正文生成了复杂的关系， 为此， 在不

同的征引者那里， 后记成为了支撑或者质疑小说

自身的论据。 那么， 后记具有怎样的属性？

三、 文学场域： 作为副文本的后记

法国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曾指出， 诗学的

研究对象是广义文本。 这广义文本包括 “一部

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它的

‘副文本’ 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 这种关系一

般来说不很清晰， 距离更远一些”。［１３］ 就是说在

文学的正文本与副文本之间、 副文本与副文本之

间形成了一个 “文学场域”， 在这个文学场域中

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即正文本与副文本之间、 副

文本与副文本之间存在着顺应关系抑或悖逆关

系， 从而为解释正文本带来了复杂性和丰富性。
具体来说， 作为副文本的后记， 一方面是我们知

人论世、 以意逆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有助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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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本的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动机等内容， 因而

具有了史料价值； 一方面由于后记直接说理的方

式有可能生成对正文本的遮蔽、 消解等负面作

用。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能够解释为何在对小说

分析的过程中， 同样是对后记的援引却造成了不

同的论证结果。 为此， 我们要将后记放在整个文

学场域中来看待。
作为副文本的后记自然是解释正文的重要理

论资源， 它是作者诠释自己文本的重要渠道， 对

小说的主题表达、 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策略等

方面表达得更为直接和理性， 也就为读者的阅

读、 阐释打开了一扇窗。 后记为小说文本提供了

一种理论的架构以及现实层面的意义， 小说是对

后记中所表达的理念的一种感性诠释， 从而使得

作者的理念具有了一定的依托。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 对小说文本的解读， 离不开小说的后记。 我

们往往习惯于根据作者的创作谈或者后记来判定

作品的价值和内涵， 比如在贾平凹的小说后记中

反复提到 “瓷器”， 而这瓷器又是隐喻着 “Ｃｈｉ⁃
ｎａ”， 指代着中国， 于是， “棣花街” 的变迁、
《古炉》 里的纷纭和 《山本》 里的原初形态就是

微型的中国故事， 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可以当成是

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贾平

凹的作品不再是带有贾平凹个人生活的作品， 而

具有了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 具有了普遍性和共

性。 所以， 在贾平凹自己来看， 他写的小说并非

只是想写秦岭的历史， 而是要写中国的丰富性；
不是简单地表达自己有关历史的观点， 而是要从

所描写的事件中汲取如何做人、 如何活人的道

理。［１４］３３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在他关于写作题材

的解释中反复强调要为商州、 为秦岭写出传记，
于是， 隔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去走访他的故乡， 走

访他的秦岭， 写完一部书之后也是要告慰他的故

乡、 祭拜秦岭。 并且在时隔多年之后， 总是觉得

无论自己怎样在西安生活， 还是褪不了身上的

“农民” 本色， 所以在后记中每每提到写作的仪

式性： 把自己关在屋内， 并写上条幅作为警示。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小说后记中的种种描

述，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作者创作动机、 创作理

念和创作方式， 当然， 我们还从后记中了解到了

作者的性情、 喜好乃至作者生活点滴。 而后者却

构成了作者的 “八卦”。 当然， 八卦会因读者性

情的不同， 读出读者心目中的作者的八卦。 于是

八卦问题成为我们研究分析作者、 作者小说的兴

趣点， 成为解读小说的起点。 这样， “八卦， 或

曾被视为八卦的问题，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学术

出版物中。 由于普遍观念认为， 人们只能从自己

的性别、 种族、 阶级、 性趣、 学术立场出发来发

表意见， 因此越来越多的文学学者热衷于描述自

己的立场。 私人问题一度被认为与学科话语无

关， 而今却成了学科话语中的主要问题”。［１５］ 在

对 《山本》 的分析中， 人们读出了 “焦虑”， 读

出了 “现代性” “传统性” 和 “民间性”， 读出

了 “地方志”， 读出了 “民间记忆”， 读出了贾

平凹的 “挣扎”， 读出了贾平凹的 “历史” 意

识， 而这些小说的主题， 我们都在后记中能够找

到。 可见， 后记对于文学批评观念的 “框定”
完成了对批评文本的 “裁定”。

作者喜欢通过后记来阐释自己的作品， 也愿

意通过访谈来表达自己的写作理念。 后记一经写

就， 往往就具有了唯一性， 即是说后记中的内容

无法应对来自各方可能的批评或者挑战， 因为它

作为文本无法再续写新的后记了， 当然小说再版

的情形除外。 于是， 后记为读者所建构的 “前
理解” 就是有局限性的。 还好当代传媒为作者

提供了继续发声的可能性， 我们能够看到作者通

过接受各种访谈来表达对于文学、 对于自己创作

文本的认识并回应各种批评。 不过， 访谈毕竟不

像写后记那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感性较强一

些， 也容易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因而， 后记

连同其他的副文本共同形成了文学场域， 然而这

场域却并非是高度一体化的， 也就形成了文学批

评的复杂性。 后记和访谈都是作者对小说进行自

我阐释的重要路径， 也是作者对已经形成和可能

的批评的回应。 一个作家过多地进行自我阐释，
会形成对作品阐释路径的规训， 让读者对作品的

解读分析按照作者的框架进行， 认识到作者的迷

惘、 心酸， 体会到作者的大义。 但这同时也会形

成对读者阅读作品的粗暴干涉， 导致对作品进行

阐释的固化、 狭隘， 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对作品

进行深入分析。 不过， 那种文本与作者不相干、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的论断也容易

忽视文本的统一性， 从而造成文学批评的随意性。
值得注意的是， 后记与小说创作之间并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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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对应的， 即后记中的创作理念与小说的具体

呈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何况小说与后记是两

种文体。 当然， 我们并非完全否定作者在后记和

访谈中所表达观念对于小说本身的意义， 毕竟，
得失寸心知， 创作中的甘苦以及作品的内涵仍需

要读者 “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因而， 如何

面对小说的后记以及作者的访谈， 文学批评者不

应只是简单认同或者纯粹否弃， 而应该找出后记

与小说本体部分之间的多维关系， 这样才有利于

文学作品的阐释， 从而推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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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ｌｅ ｏｐ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ｐｉｌｏｇｕｅ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ｐｉｌｏｇｕ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ｔｒｕ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ｉａ Ｐｉｎｇｗａ；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责任编辑　 林　 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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